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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下下区区离离婚婚率率去去年年高高达达4444%%
6212对新人登记结婚，2738对夫妻劳燕分飞

假离婚流行

离婚率“注水”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与众多青年男女挤破头结婚进
围城相比，近年来济南市的离婚率
持续飙升。以历下区为例，该区2009

年 到 2 0 1 3 年 的 离 婚 率 分 别 为
18 . 88%、22 . 68%、24 . 17%、36 . 64%、
44 . 08%，其中以2012年增幅最大，自
此之后便持续走高。

历城区婚姻登记处主任孙吉峰
也向记者列举了类似的数据，该区
从2009年到2013年的离婚人数分别
为最初的1494对增加到了3068对，
增长了一倍多。

至于出现如此高离婚率的原
因，千城热恋婚介公司的负责人吕
合强称，具体到每对夫妻的离婚理
由都各不相同，“有些夫妻因为家庭
琐事，有些夫妻则因情感危机，有些
则因为性格不合等等。”与上述真离
婚相比，吕合强还透露许多夫妻会
假离婚。虽然这部分人数无法统计，
但吕合强估计，目前假离婚的夫妻
将近占到离婚总数的一半。

假离婚，另一种称呼是“政策性
离婚”，它是指夫妻通过假离婚等非
常规方式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税、
获取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这往往
与限购、棚户区改造、回迁房安置、
子女上学等原因相关。

在采访过程中，济南市市内五
区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
在办理离婚时，他们时常会遇到不
少假离婚的情况。“这些人离婚时，
没有丝毫难过的神情，有的直接告
诉我们是假离婚。”历城区婚姻登记
处主任孙吉峰说，“假离婚”一般以
40—60岁的夫妻居多，多数已有两
套房产，尤其在2011年国家出台新

“国五条”后，引发了大批量的政策
性离婚者。

离婚率算法

主要有三种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目前学界对于离婚率的计算方
法尚未统一，大众化的计算方法主
要有三种。

其中“粗离婚率”计算方法占主
流。联合国和我国的统计通常以“粗
离婚率”这个指标来进行地区考量。
粗离婚率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在一
定时期内(一般为年度)某地区离婚
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
示。计算公式为：离婚率=(年内离婚
数/年平均总人口)×1000‰。

但针对此公式，许多专家学者
又出现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离婚数
是按离婚人数计算还是按离婚对数
计算。尽管大多数社会学、人口学和
婚姻家庭辞典都认同按离婚人数的
方式计算，但少数专家仍然坚持按
离婚对数计算，并且他们认为按照

“离婚人数”作为分子计算，让离婚
率无端增加了一倍。

而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最科学的
测量指标是“一般离婚率”，也就是
某地区每1000对夫妇的年离婚数。
以该地区所有的已婚夫妇(或有偶
女性)为基数，能较准确反映该地区
某一时间段内离婚的实际概率。但
由于已婚夫妇数或有偶女性数一般
只有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才有，所以，

“一般离婚率”难以作为每年的常规
统计指标。

“特殊离婚率”的算法，也就是
将每年的离婚数除以当年结婚数的
百分比。不过有学者认为该数字有
两大不稳定因素：多数离婚者并非
当年的结婚者；结婚数可能受当年
社会习俗影响较大而致结婚数不稳
定。

离婚表面是夫妻双方的事情，但离婚
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却难以估计。山东舜启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友震表示，目前青少年
犯罪案件中，约有60%的青少年犯罪者来
自离异家庭或再婚家庭。根据中国青少年
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近年内，青少年犯
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

李友震介绍，虽然《婚姻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都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
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并未明确规定父
母教育不力所应承担的责任，最严重的后
果无非是由公安部门对监护人予以训诫，
责令其严加管教。

然而离婚也不能盲目认定是坏事。在
济南市历下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担
任离婚调解员的王宝明称，虽然他的工作
是尽量调解夫妻俩不离婚，但有的时候他
也会劝离不劝合。“夫妻一方犯原则性错误
比如出轨、家暴、虐待孩子的离婚案例，我
一般都会劝离。万一矛盾激化，还有可能导
致民事或刑事案件。”

高离婚率，也凸显了婚姻家庭咨询师
的紧缺。据统计，目前，济南市的婚姻家庭
咨询师仅百余名。吕合强的千城热恋婚介
公司下设婚姻家庭咨询服务，分为夫妻矛
盾、婆媳问题、亲子教育三个部分。开业两
年多，吕合强发现，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咨询
亲子教育，而调解夫妻、婆媳问题，却鲜有
人问津。

“这主要还是婚姻家庭咨询师在社会
上还不够普及。”吕合强分析道。据悉，虽然
济南大大小小的婚介机构比比皆是，但为

“问题婚姻”提供专门服务的机构却超不过
10家。为此，他认为，民政部门一方面要积
极培养婚姻家庭咨询师，另一方面则应引
导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成立专门的婚姻
家庭指导机构，“政府部门出面指导夫妻如
何处理婚姻危机，能有效降低离婚率。”

省省城城““剩剩女女””多多，，县县城城““剩剩男男””多多
济南市区不少婚介所里男女比例高达1：10

本报6月19日讯(见习记者
王杰)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

历下区婚姻登记处了解到，该
区的离婚率近五年来持续走
高，2013年6212对新人登记结
婚，而2738对夫妻劳燕分飞，
离婚率高达44%。为此该区婚
姻登记处设立了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工作室，工作室运行半
年来，离婚率下降到35%。

据了解，历下区的
离婚率是以当年的离
婚总人数除以结婚
总人数来计算的，
去年共有6212对

新人登记结婚，而登记离婚的
夫妻则达到2738对，离婚人数
与结婚人数比达到44%。

针对高离婚率所带来加
重青少年犯罪等潜在危害，该
区婚姻登记处在2014年初成
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
室”。该工作室是全市唯一一
家由政府牵头专门为缓解高
离婚率问题而设立的机构。

“许多夫妻为了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便离婚。”历下区
婚姻登记处主任刘刚介绍，这
类人群往往不应该离婚，都是
一时冲动的决定。“如果有人

能教他们认识婚姻、了解婚
姻，离婚率或许不会一度高达
44%。”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
识，该区民政局设立了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工作室。

据悉，该工作室由4名工
作人员组成，年龄均在60岁左
右，都具备司法调解、法律知
识、心理辅导等知识。

然而，并非所有在历下区
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的夫妻
都会被工作室调解。据司法调
解员张连章介绍，他们首先会
在离婚登记处蹲点观察，“听
夫妻双方的对话，看他们的举

止，判断他们感情是否彻底决
裂。”筛选后分头跟他们谈心
交流，为这对夫妻的婚姻评估
打分。

该工作室成立半年以来，
已经劝和了113对前来离婚的
夫妻。其中5月，共调解了38对
夫妻，劝和了20对。“成立调解
工作室，对于缓解高离婚率效
果明显。”刘刚称，根据6月份
的全新统计，该区的离婚率已
经降至35%左右。

离婚后遗症：

青少年犯罪增多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婚介机构男女会员比例高达1：10，试图用婚
姻改变命运的“剩女”现象以及“三快”婚恋观、政策性假离婚等，导致不少
人视婚姻为“儿戏”。

高标准，严要求，“剩女”逐渐变多
来自江西的王颖，是名牌大学的硕

士，目前在济南一家企业工作，有着一
份还不错的薪水。虽然不乏追求者，但
王颖却将大部分追求者拒之门外。她希
望男方比自己大3—5岁，学历至少本
科，收入一定要比她高。但随着年龄增
长，她却越来越迷茫，开始怀疑自己的
择偶标准是不是有些高。

近日，记者走访了济南市多家婚介
机构，发现每家婚介机构的会员性别都
为男少女多。泺源大街附近某婚介所的
红娘刘女士称，今年搞相亲活动时，男
女参加的比例为1：4。而千城热恋婚介
公司在调研报告中显示，该公司免费会
员的男女比例为1：10，付费会员的男女
比例为1：20。

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副教授张洪英看来，婚介公司提供的男
女比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
青年婚恋观的差别，也更表现了女生害
怕丧失其婚姻优势地位的恐惧心理。

“在婚姻里，女生掌握着外貌资源与生
殖资源，而这两项资源都会随着年龄的
增大而逐渐丧失。”

据分析，各大婚介机构中男少女多

的现象也折射出男性与女性在城市里
不同的迁移规律。张洪英认为，济南作
为一个输入型城市，每年都会有大批年
轻女性劳动力涌入。她们之中很大一部
分会在城市就此安家落户，“家乡生活
条件不如城市优越，这部分人在外面找
到配偶之后，便不再回去。”而男生由于
社会角色的不同，多数还会选择回到县
城或者家乡。“全国的较大城市一般剩
女现象比较严重，而县级市以下的地域
范围则是剩男现象严重。”

根据2013年济南市统计年鉴，济南
市2012年男性人数为174 . 55万，而女
性则为177 . 62万，男性比女性多3万
人。张洪英认为，人口总数上的男多女
少与婚介机构中男少女多的现象并不
矛盾。后者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现象，里
面含有人口迁移等相对变量，“不能按
照数字，机械似的男女配对。”

城市剩女问题，在张洪英看来，与
时下人们对婚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
要求密切相关。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伴
侣，本身又不着急结婚，那么就不结婚，

“高标准，严要求”的择偶要求成为剩女
难脱单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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